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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静望雅安

信息，是最重要的需求

直到4月20日晚7点10分左
右，第一个电话才成功从宝兴县
呼出。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
过去了11个多小时。

四川联通两部海事卫星电
话，被空投到宝兴县——— 这个在

“4·20”芦山地震后被称作“孤
岛”的地方。宝兴县委书记韩冰，
在电话中汇报了灾情及伤亡情
况，并请求外界支援。

地震发生后，根据工信部
的统计，因传输中断，宝兴县固
定通信和移动通信出现全阻。

从4月20日晚开始，公安救
援力量连夜进入宝兴县，赶赴受
灾严重的9个乡镇，徒步、水路纵
深推进。四川消防总队参谋长卿
海称，截至21日清晨，宝兴县永
富乡、五龙乡、陇东镇、明礼镇等
4个乡镇，仍没有取得联系。

4月21日上午，中国电信四
川公司发布消息称，当天10时15
分，他们抢通了芦山至宝兴断点
光缆。通过紧张的设备调试，至
11点30分，宝兴县的固定电话通
话得以恢复。

4月21日11时6分，四川电信
赶赴宝兴县城的应急通信车正
式开通。1 2 时 2 分，宝兴县城
CDMA网络、固话、宽带通信全
面恢复。

从通讯中断至全面恢复，宝
兴县逃离“孤岛”用了28个小时。
这个时间，比2008年“5·12”汶川
地震中的另一个“孤岛”——— 映
秀，从通讯中断到打出第一个电
话的时间要短。

可尽管如此，令宝兴县颇为
尴尬的是，在第一个电话打出之
前，无助的宝兴县政府不得不派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岩飞送出

“鸡毛信”。
徒步、搭车，顺着乡村道路，

王岩飞于20日下午3点半左右，
一路冒着多处塌方的危险，“连
滚带爬”，终于赶到了芦山县抗
震救灾指挥部，并向雅安市政府
汇报了宝兴县所掌握的灾情。

实际上，在本次“4·20”芦山
地震中，因通讯中断而造成的救
灾盲点，在天全县也在上演。4月
21日下午5点左右，齐鲁晚报记
者从天全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得
到消息称，该县小河乡和紫石乡
的部分山区村落村组，仍未能取
得联系。

“信息，在重大灾害应急处置
中，是最重要的需求。”国家行政
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李
明说，在各国的灾难救援中，通
信，也是第一位要保障的重点。

李明的同事钟开斌也认为，
整个应急通信和交通的不完全
通畅，会导致第一时间对灾情的
了解、分析和判断受到影响。

钟开斌表示，芦山地震出现
的网络瘫痪等问题，反映出地方
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现状。“从
各国的灾难应急经验看，他们在
应急指挥时，多使用应急专网。”
李明表示。

交通，抢通救灾“血脉”

“请让出生命通道！”这是从4
月20日下午开始，所有关注抗震救
灾的人发出的呼吁。彼时，210省道
雅安至芦山段，已被绵延不绝的

“归乡”队伍和救灾车辆堵塞。
雅安市汉源乡驾驶员李跃东，

压根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堵车队
伍里的一员，因为按照原计划，他
的目的地，既不是震中芦山县，也
不是自己最后到达的天全县。

当天半夜12点，李跃东驾驶一
辆载重20吨的卡车，满载一车帐
篷，从位于双流的民政部中央救灾
物资成都储备仓，驶向雅安市多营
镇。随李跃东押送物资的刘宇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成都储备仓的第一
批物资，就是先运到多营镇，然后
通过物流运往芦山县的。

与李跃东和刘宇一起的，还
有另外十三名驾驶员和两名押送
人员。浩浩荡荡14辆装满帐篷和
棉被的大卡车，一起堵在了距离
多营高速口还剩3公里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八步乡。那个
时候，是4月21日凌晨2点左右。

直到21日下午1点多，李跃东
驾车驶出了雅安市荥经县城，他
才一扫之前的沉默和烦闷，并跟
记者开起了八步乡的玩笑，“我们
当地人都叫它‘世界上最小的
乡’。”李跃东笑了笑说，“因为走
完这个乡只用八步嘛。”对于长年
奔波在路上的李跃东来说，没有
比通畅的道路更痛快的事了。

李跃东不愿回忆21日中午
记者上车前的情景。而副驾驶位
上的刘宇，吸完手中的最后一口
烟才看着记者说，“从凌晨2点，
到中午12点，我们断断续续已经
在路上堵了10个小时了。”

在高速公路上，他们从八步
乡慢慢挪到多营镇下桥口，结果
发现去往多营镇的物资车辆“已
经多得下不去了”，于是，刘宇赶
紧向领导请示。“等通知吧。”领
导回复他说。

通知一等就到了中午12点
左右。“不去多营了，你们从荥经
下高速去天全吧。”

在成雅高速荥经下桥口，记
者目睹一辆辆私家车、面包车和
装运物资的小型卡车，被交警直
接劝回，掉头驶回高速路。也就
是在这一天，四川省交通部门出
台交通管制措施：除救援外的所
有车辆禁入灾区。

写着“民政救灾”四个大字

的横幅，挂在这14辆物资运输车
的车头上。漫长的等待过后，由
交警开道，李跃东的车顺利从荥
经下桥口冲出了堵车队伍。李跃
东狠狠地踩下油门，往天全县方
向驶去。

从荥经县到天全县的路上，
途经两处较大的塌方现场，又经
历了几次小规模堵车之后，4月
21日下午4点30分左右，车队到
达天全县救灾指挥部。

这是天全县收到的第一笔如
此规模的救灾物资。李跃东在驶
向天全县的途中并不知道，网民
们正在呼喊：请不要忽略天全！

相对于“5·12”汶川地震，道
路被抢通的速度已经得到了大
大提升。22日上午，宝兴县所有
乡镇道路均被抢通，芦山县所有
乡镇均有公路可以通达。

可惜的是，由于各种救援力
量在短时间内的涌入，芦山地震
中的交通拥堵状况比汶川地震
时体现得更为明显。“专业救援
力量要保证首先通过，当地政府
管理部门可在远端采取分流、控
流措施。”李明说。

“当各种救援力量急于涌入
灾区，抢险开路的工程设备反而
因为道路堵塞调不上去，耽搁了
宝贵的时间。”国家减灾委员会委
员程晓陶说，应该更加精细化地
完善交通应急响应预案，“合理的
救援挺进顺序，应该是打通道路
的队伍和重型设备先行。”

救援，目标只有一个

“我们展开自救。”芦山县太
平镇胜利村村民卢先华说，“总
不能一切依赖政府，在救援没到
之前，我们靠自己。”

地震发生后，卢先华所在的
村小组，并没有等待救援队伍的
进驻，也没有等待村干部的到
来。这个村太大，共有7个村组，村
民们认为，这种时候村主任和村支
书有太多的事需要在第一时间
处理，见不到他们可以理解。

于是，村民们开始统计自家
人员伤亡情况，随后开始帮助周
围人家统计。在获知邻里没有大
碍以后，村民又在余震的空隙，
冲进屋里抢出了炊具和棉被等
物件。

“有吃的和御寒的，我们就
可以坚持到政府来帮助我们的
那一天。”与卢先华同族的村民
卢周英说。

“发生地震时，最重要的是自
救，自救的效果最好。”程晓陶认
为，中央政府的作为，应更好地体
现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李明则提出了“第一响应
人”的概念。李明说，灾害来临
时，“左邻右舍”是最先响应和实
施救援的，“这块力量几乎是零
距离，国际救援比例最高的也是
第一响应人，作为补充，外界的
救援针对的是急难险重。”

而在交通和通讯中断的情
况下，外界对灾区的信息掌握和
紧急救援，相对更为高效的是空
中救援。然而，本次地震中，人们
对空中救援的反应速度并不满
意。有网友提出，在陆路无法挺
进之时，为何不空投食物和水，
以解燃眉之急？

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高远洋说，实际上与5年之前的汶
川地震相比，这次通航民企表现已
经很积极，但这些企业一直处于

“待命”状态，这也是中国紧急救援
体系尚未健全的反映。“因为政府
尚不掌握整个民间拥有的、可供参
与救援的飞机数量及位置分布。”
高远洋认为，政府可以将具备条件
的通用航空公司列入采购目录，并
实现“平战结合”，以实现应急久远
的最大经济性。

虽然民间飞机在芦山地震
救援中数量并不多，但全国各地
涌入灾区的志愿者队伍却出现
了过剩。不可否认，每一个志愿
者都是怀着一颗爱心来到灾区，
可其中的一部分，却着实成为了
救灾的负担。

“很大一部分志愿者来自周
边大学，他们没带任何食品和户
外用品，只凭着一腔热情进入灾
区，食宿都无法保障。”芦山县龙
门乡抗震志愿者总指挥王浩说。

对此，理性的声音在舆论中
发酵，并得到彰显，“灾区需要专
业化的志愿者”这句话，也成为
许多人的共识。

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
竹介绍，汶川地震后，全国近300
万志愿者的驰援，确实为灾后救
援和重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
分批前往的各路志愿者，因介入
方式前后不一，甚至完全相反，
让受灾群众无所适从，个别甚至
受到了二次伤害。

因此丁元竹认为，鉴于汶川
地震中动员志愿者的经验教训，
前往地震灾区的志愿者，应有专
业的技能和组织，避免因一时冲
动而擅自进入灾区。

其实无论是通信还是交通，
科学、快速的应急响应，最终都
是为了对受灾群众更高效的救
援。从汶川到玉树，再到如今的
芦山，救援的不断进步与其所带
来的新问题，正在把抗震救灾的
路线描绘得更加清晰。

就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灾区的每一次会议上所强调的
那样，“要科学施救。”

孤岛、拥堵和救援
从汶川到芦山，越来越清晰的地震救灾路线图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相距85公里，时隔1804天，从汶川到芦山，
同样的悲痛之中，变化已经发生。

变化发生在更快速的应急响应上，变化发
生在更专业的救援上，变化发生在灾区更沉着
的面孔上。

从每一场灾难中汲取智慧，芦山也开启了
新的起点。站在这个起点之上，“孤岛”、“拥堵”
和“救援”，仍是地震应急响应绕不开的关键
词。

国人还在寻找继续进步的空间，芦山也将
描绘更为清晰的地震救灾路线图。

4月26日，双石到芦山的
道路上车行缓慢。

本报特派记者 郭建政 摄
196人遇难，95%以上满是裂

缝的房子，无家可归的人们，满
心伤痛却无处诉说的灾民，深深
地刺痛了我。我们倏地来了，又
倏地走了，而他们只能在原地等
待。我希望，不要因为雅安地震
伤亡没有汶川地震那么多，就很
快把它遗忘。

——— 本报记者 张洪波

短短几天的时间，当地受灾
居民的热情和坚强、乐观精神一
直感动着我。一位70多岁的老奶
奶拉着我来到了他们四五十口
人住的简易帐篷，虽然他们自己
的米已经不多，但还是使劲劝我
吃饭。一位村民家刚刚花费一家
的积蓄建了一栋楼房，可在地震
中成为危楼，已无法居住。女主
人说，只要人在，什么就都有希
望。采访中，虽然也看到了不少
令人伤感的场景，但更多的是令
人鼓舞和感动的场面。这些感动
会一直陪伴着我。

——— 本报记者 李钢

心怀感动，成为在地震灾区
采访持续的状态。地震让人们失
去了亲人，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原
先的生活，或许有抱怨，或许有悲
伤，可是更多的是在一个帐篷区，
受灾的群众相互扶持，共渡难关。
正因如此，在将采访付诸文字时，
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除却了直白的灾难描写，灾难中
的人性光辉或许更应关注。

———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在采访中，灾民不顾自己的
小家，骑着电动三轮车免费帮助
别人运输东西；灾民把自己的口
粮节省下来，免费向志愿者和救
援队提供……诸多事情，让我感
受到了生活中难以想象的感动。
扪心自问，我如果处在他们的位
置，我能否像他们一样承担起自
己的责任？总之，地震让我们既感
受到了人与人之间难得的友爱，
也让我看到了希望所在。

——— 本报记者 陈伟

本报记者张洪波（左）安慰
失亲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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